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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歌：珠峰离天上最近，我希望成为他的骄傲！
9月27日《攀登者》点

映，电影的多条预告片释
出，关于攀登者杨光的命
运密码渐渐汇拢：他一度
被遗传学指标划归到“不
宜登山”人群，又在千帆过
尽后迸出“不放弃”心声；
攀登于他既是国家使命，
又何尝不是在寄托一种人
之常情。

杨光的饰演者是胡
歌。9月20日，他37岁生日
的最后一分钟，演员发了
条微博。字里行间都是极
亲近的口吻，许多人懂，那
是写给他母亲的。3天后，
胡歌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这
样描述杨光的初心：“担负
国家使命之外，他存了点
小私心。就像预告片里那
句台词‘珠峰离天上最近，
我希望成为他的骄傲。’”

可以想见，《攀登者》
上映后，与胡歌相关的评
价里大抵会有一条———他
和他的角色又一次相融在
了作品的血肉肌理中。

“杨光人如其名，向阳
而生。可不到最后，谁都猜
不透结局。”胡歌在《攀登
者》里的戏份不算多，但有
限的时间里，一波三折。片

中，他是1975年那批备战
珠峰登顶的队员，和井柏
然饰演的李国梁、陈龙饰
演的林杰并称“小三侠”。
既能称“侠”，自有其人格
张力。杨光身上有
着那个年代人独有
的魅力，比如纯粹、
执著、无畏牺牲。这
和演员的认知严丝
合缝。

说起来难得，
胡歌并不是登山界
的“白丁”，他到过
青藏高原，还登上
过海拔6206米的启
孜峰。“无限风光在
险峰”的意味，他比
通常演员多了些切
身体会。大山会制
造怎样的麻烦，高
原反应又是如何真
实地砸向人体，他
的身体存有记忆。
这就难怪，进组后第一场
戏虽是直接向着海拔8000
多米的营地进发，胡歌演
来却能“一条过”。导演李
仁港惊叹他演得逼真，他
答：“无非是经历过那些真
实的场景。”

真实感，是在上戏接

受过斯坦尼体验派教学的
胡歌所信奉的。所以，拍摄
中或摔打、或极寒，种种

“苦活”在他眼里并不值得
特别一书。“苦吗？演员能

承受的苦，其实都不叫
苦。”而且，若不真承受点
苦楚，演员做不出人体最
本能的反应，从精神上到
生理上，都很难达到艺术
的极致。“如果我们演登
山，每场戏都舒舒服服地，
都仅仅凭演技扛下来了，

可能我们心里不信，观众
也无法相信。”

更重要的是，真实的
攀登者精神，岂是一个“吃
苦”能简单概括的。一年多

前，胡歌看见电视上
播出的夏伯渝老人
的事迹。那是一位和
死神、残疾、癌症依
次短兵相接过的身
体上的战士，也是一
位曾和梦想咫尺天
涯、又为之不懈拼搏
40年的灵魂上的大
男主。“我只能用‘特
别了不起’‘太不可
思议’这样极致的词
来描述感受。”半年
后，胡歌收到《攀登
者》剧组邀约，“我欣
然进组，能塑造那一
代为了国家荣誉、民
族尊严而无惧艰险
的英雄，我倍感光

荣。”影片杀青后，他有幸
站在了夏伯渝本尊面前，

“很难想象如此平和的外
表下，蕴藏着那么强大的
内心。”

125分钟的片长，杨光
出场时间可能不到半小
时。吴京、章子怡、张译、成

龙……同剧组里响当当的
演技派、名演员更是能“凑
出”好几个剧组。简言之，
杨光不是什么男一号，《攀
登者》更偏向一部群像戏。

这和胡歌被观众认知
的途径略不同。在电视荧
屏上，他是14年前红透大
江南北的“李逍遥”，是在
后续五六年间霸屏古装剧
的一号小生。2015年《琅琊
榜》火出新高度后，“梅长
苏本苏”又成了他“浴火重
生大男主”的显著标签。

有了这样的表演，再
看《攀登者》的角色，于胡
歌，已然不成问题。他打了
个比方，球队和球星。“进
球的是个别人，他们自会
获得更多关注，但没了球
队11个人的整体配合，进
球无从谈起。”他说，电影
或电视剧异曲同工，也离
不开集体智慧和劳动；再
更进一步，1960年和1975
年两度登上珠峰的中国初
代登山英雄，他们的背后
何止千百人的集体努力。

“可以这样说，《攀登者》戏
里戏外，从不存在个人光
环一说。”

当年的登顶者不是个

人英雄，而是背负了国家
使命、凝聚了集体力量的
勇士；今天电影的拍摄，也
并非一人之功，而是集成
了电影完整工业链上各道
工序的集体创作。这是胡
歌揭开的《攀登者》的又一
层意义。

被问及《攀登者》这部
满满正能量的电影是否会
给表演设限时，胡歌断然
否定。“不会。首先，我演的
是一个人，这是最大的前
提。”所有的表演逻辑都不
会违背他在跋山涉水中获
得的生命体验。“但同时，
我也必须承认，在历史限
定的背景下，在那个特殊
年代的人身上，的的确确
具有‘当惊世界殊’的攀登
气质和精神。”这种精神，
可能与现在有疏离感，甚
至不被相信，“但这恰恰是
《攀登者》有必要让年轻人
看见的理由，电影是非常
好的载体，它会让大家知
道，山就在那儿，只管继续
攀登吧。70年来，我们之所
以取得这样的成绩，就是
因为我们有前赴后继一批
又一批攀登者。”

（据《文汇报》）


